旧世纪的欲望加工厂
——浅析电影《暴雪将至》

一场暴雪降临，雪白掩盖掉了一切。破旧的居民楼，肮脏的小巷街道，废弃的工厂区，爆发了一桩又一桩的奸杀案，大雪掩盖掉了所有的罪证，似乎也掩盖了人们对这个时代下小人物的记忆。一场人心的厘革在破败的工业小镇，悄然降临。 
 故事的背景又回到了文艺片热衷于表现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那个正处在与新旧交替聒噪的年代。这个时代下的人们，尽管有着对过往峥嵘岁月的留恋和不舍，但更多的却是对美好未来的心之所向。在这种内心秩序的交替中，积极向上的表象下却有着暗流涌动的浮躁，每个人都想要改变，去获得更好的生活。但这个时代的的交汇点又注定是动荡的，变化莫测的政策、并不稳定的生活时局，都让人们对体制下所谓的“安全感”充满了神往，甚至是执念。这种巨大的社会价值观给人带来的光环，捆绑了人心，也让观众看到了人性中的恶。从集体到个人的观念过渡，让人们纷纷开始为自己而活，想改变的欲望也开始随之放大，一旦失控的欲望在体制面前受挫时，便难以回头，唯有一路走到黑。影片中包含的主题有很多，看似是导演董越对驳杂人性及本源的探寻，实则也是展示了时代的变迁中不断更迭的人心。但同时，它更像是一场告别，向集体主义和“老三线”的告别，向过去和旧时代的告别。
 一个被体制拒绝，被集体排挤，被现实戏耍的人 —— 余国伟。他的名字似乎已经为他的一生做了一场荒诞的解释，大国之下，一个不甘平庸渴望伟大的男人，却最终沦为时代余赘的边缘角色。对权利中心的向往，打开了他的欲望之门，而生活却不断地打压他，余国伟对案件的热忱，并没能让他坐上刑侦队吉普车主驾驶的位置，反而是让自己在大雨天被李警官关在了窗外，男人的尊严洒落一地。但作为一个生长在体制下的男人，没有什么能改变他对“体制内”那份权利的向往与执着。刑侦队的冷落不能，小刘的死也不能，就算是爱情，也只是一时的温柔乡，根本也无法阻止这个男人内心的偏执。他身上带有那个时代人的特征，对成功充满向往，对未来充满希冀。但在时代面前，他与理想似乎总隔着一道铁栅栏，被欲望的支配下的余国伟，最终用自己的暴戾，杀死了无辜的宋军，一个骄矜的灵魂，迷失在了1997年那场泥泞的大雨中。

 在晃荡的年代中，美好总是容易被现实打败，看似光鲜亮丽的表象下，实则荒芜破败。这就是燕子的生活，满以为在余国伟身上找到了心灵的归宿，逃离了夜总会那个欲望之都，实则却陷入了一个更大的欲望世界。一开始，两个人的关系就像是一场交易，一个女人在嘈杂的宿舍里，用丝袜给了一个男人尊严，而男人则用自己的所有积蓄给了女人享受羡慕眼光的生活。两个命途多舛的人，以此互相取暖。但同时，燕子也是有思想的，在世纪之交，她想去香港，逃离体制，但输给了男人的温情和想象中的爱情。她象征着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底层女性，但在现实面前，终究逃不过成为雄性世界附庸的棋子命运。对于燕子来说，死亡是一种结束，也是渴望唤醒余国伟灵魂的开始，只不过，她显然低估了欲望的能量。作为片中最隐秘的凶手，到头来是无名无姓无家之人。他是那个时代的产物，动荡造就了他的身份和命运。他象征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群人，时代的特殊使他们无人问津，最后被时代遗忘。无名凶手的意外死亡，荒诞的映衬出了余国伟对权利和荣誉的虚妄。
今年的国产片，再也找不出一部电影比《暴雪将至》更像“韩影”风格的作品了，整部影片中，导演以大量的近景、特写镜头，将观众成功置放于人物身边，引入了一个如烟雾缭绕的连环杀人案中，同时还揭示了人物内心的情感变化和情绪上的起伏。大量的纵向移动和跟拍，不仅是刻画了时空的真实性，还使叙事的节奏紧凑抓人，且充满了代入感。而在视角的设计上，垂直俯拍的上帝视角和多个偷窥视点的运用，让观众跟随人物运动和情节进展惴惴不安的同时，使得影片的画面充满了张力。影片中音乐的运用也颇具特点，充满年代感的旋律和特定环境下的操场舞曲，使观众的思绪瞬间回到了那个年代，而略显夸张的自然声响和火车的鸣笛声，在赋予影片空间的真实感与带动画面内部节奏的同时，也在叙事上完成了一次次无缝的衔接，隐喻的象征了一个未知且陌生的时代即将来临。导演以特定的时代背景，成熟的叙事技巧，以及精炼的视听技巧，在现实主义风格和表现主义风格中来回切换渲染，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包裹于时代挪转之中人性的主题故事。

有人说，这是一部中国式的《杀人回忆》，在一些场景的选择，人物和情节的设定上或多或少有一些相似之处，但它似乎更像是中国的时代变迁下的写照。像一面矗立在改革时代下的镜子，以一个人的半生写照，映射出世纪之交的人心百态。片尾充满讽刺意味的《好日子》和无法发动的汽车，和着鹅毛大雪一起掩盖住了这片失落的土地，但却遮蔽不住余国伟绝望的眼神。
